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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

汤 雄

! ! ! ! ! ! ! ! !"感受到她的坚强与热情

力伯畏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办公室副主任
时，只有一个专职保健对象，她就是宋庆龄副
主席。其实，早在 !"#"年解放初期，力伯畏刚
到中央保健委员会时，就负责过宋庆龄的医疗
保健了。但那时力伯畏的保健对象较多，不是
专职管宋庆龄一个人。那时，宋庆龄初到北京
不久，她有病都是先找她熟悉的美籍医生马海
德。通常情况下，马海德为宋庆龄看完病、开好
处方后，就派人专程送到卫生部专为高干配药
的小药房，交给力伯畏，然后再由力伯畏把配
好的药送给罗叔章大姐。那时候，力伯畏是不
容易见到宋庆龄的。宋庆龄任中央人民政府副
主席后，偶尔前往北京开会，她有一些医药方
面的需求，或者由傅连暲带着力伯畏一起前去
方巾巷寓所当面交给宋庆龄，或是由力伯畏一
个人前去送达，然后回来向傅连暲汇报。兼管
宋庆龄的医疗保健后，傅连暲就向力伯畏介绍
了有关宋庆龄的情况，并反复叮嘱要注意些什
么。宋庆龄喜欢朴素、洁净、整齐的人，很重仪
表，但却不喜欢刻意打扮的人。
在最初那一段时间里，傅连暲都会特意

嘱咐力伯畏说：“宋副主席是很严谨的，你要
严格遵守时间，穿戴整洁。”甚至具体到诸如
“梳头啊”、“穿上袜子再去啊”，因为力伯畏已
经习惯了在夏天光着脚穿凉鞋，所以要特别
提醒她。为此，力伯畏专门做了一件浅灰色的
衬衣，一件深蓝色的外衣和一件蓝绸裙，而且
每次出发前，都把鞋子刷干净，头发梳整齐。
开始，力伯畏去了几次宋庆龄寓所，但始

终没有见到她本人，见得比较多的，倒是当时
宋庆龄的秘书罗叔章大姐。在经历了比较长
的时间后，力伯畏才在宋庆龄家里见到了她。
那次，力伯畏仍是和傅连暲一起去的。从那次
之后，力伯畏就可以单独一个人到宋庆龄那
里去了。初次见面时，宋庆龄给力伯畏的感觉
是严肃、端庄、高雅，令她肃然起敬，有种可近
不可亲的感觉，心情有些紧张。但相处久了，
力伯畏就感到了宋庆龄坚强热情、可亲可敬、

平易近人，尤其是宋庆龄那种爱
憎分明、有情有义的高尚的人格
魅力，更使力伯畏从心底里折服。
她敬仰孙中山：每逢孙中山

生日与忌日，宋庆龄都要在客厅
孙中山的遗像前摆上一个大大的

花篮，而且当天她留在楼上不再下楼。后来，
她为了接受力伯畏她们的探访与治疗，才来
到楼下。有次，宋庆龄亲自带力伯畏前往北京
张自忠路 $%号的孙中山故居参观，宋庆龄环
顾着简单朴实的房间，深情地回忆说：有一
次，中山先生回家晚了。她很不放心。先生到
家告诉她说，因为口袋里没有钱，是步行回家
的，所以晚了。她与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情谊。
她一手救出了许多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地
下党员，如廖承志、陈赓等。他们对宋庆龄都
非常尊敬。陈赓平时爱开玩笑，但在宋庆龄面
前却非常严肃。
就是对一个保姆，宋庆龄也是那样的有

情有义，平等相待。李燕娥不但是宋庆龄的保
姆，还是忠实的交通员，她曾冒着个人安危，
为宋庆龄传送秘密文件。抗战时期，国民党从
重庆撤退时，国民党不准李燕娥随宋庆龄撤
退。宋庆龄就不上飞机，最后，国民党只好让
李燕娥也上了飞机。党中央对宋庆龄也十分
关怀。一次，周总理在北京医院遇见力伯畏，
就把力伯畏叫到他面前，向力伯畏打听宋副
主席的近况，并教导力伯畏应当做哪些事情，
应当怎样做，有一次，邓颖超大姐还托力伯畏
把一篮苹果带给宋庆龄。这些往事，鲜为人
知。力伯畏与宋庆龄相处久了，宋庆龄视她为
知己，才断断续续地告诉她的。
当时，宋副主席常住上海，她的医疗保健

工作则由上海华东医院薛邦祺院长和张惠医
生负责。&"'%年(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址、梁思
成设计的位处北京后海北沿 )'号的宋庆龄
新居竣工，宋庆龄才有较长的时间住在新居
里。这幢新建的二层楼楼房，楼上是宋庆龄的
卧室兼起居室和书房，楼下是小客厅、小餐
厅、理疗室、工作人员办公室。主楼南面是花
园。与主楼相对，有一组古老的建筑，那是醇
王府花园的南楼，以及西边假山上的听雨屋，
东边假山的扇亭。亭台楼阁，参差错落，曲廊
通幽，像一条玉带把南北的建筑连成一体。整
个庭院古朴典雅，环境清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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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子弹呼啸而出

当天夜晚，三百公里之外。五辆旅行大
巴，在数辆小轿车的引导下，借着夜色悄然驶
入的万沅县城，慢慢靠近沅鑫洗浴中心。车里
坐满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特警和武警。高翔
正坐在带头的一辆轿车里，一身特警的装束，
和漆黑的夜浑作一体，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在黑暗中闪烁着严峻的光。这是属于他的行
动，他必须参加，而且他要冲在最前
面。他已经从另一个战场败下阵来，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本以为，多年
的从警生涯，早已将他锻炼成冷血
动物，生死都已置之度外，更何况儿
女私情。可他错了。因为那只归来的
燕子。不是因为她的美丽，尽管她的
美貌尤似当年；也不是因为她的纯
洁和善良，尽管她的眼睛仍和当年
一样的清澈。他的失败，只因她目光
中的那一丝忧伤。只有微微的一丝，
却是用刀刻入灵魂深处的。别人可
以看不见，他却不能。

当他在 *+,的门前，再次见到
她的一刹那，他的失败就已注定了。
因为他知道，她并不快乐。尽管已经时隔八
年。从她的目光中，他仍能看到那由他造成的
伤。就如同他心中的伤一样，是永恒的。
十分钟后，万沅县城里突然热闹起来，年

三十儿似的。县城的许多居民，都被一阵噼噼
啪啪的声音惊醒。就在县城最中心的地段，一
群身着黑衣的身影，正匍匐在沅鑫洗浴中心
楼门外。楼里没有灯光，子弹正呼啸而出，划
出一道道闪电似的光。高翔仰面跌倒的一刻，
并没感觉到疼痛。他只觉小腹被人猛然一击，
身体随即失去了重心。高翔的后背，紧贴着冰
冷的水泥地。他想再站起来，可突然间一点力
气都没了。那坚硬的地面，仿佛具备强大的磁
场，正把他往下吸，沉入地壳深处。

星期三中午，燕子完成了“晚餐”报告的
初稿。报告初稿共一百五十页。燕子只用了两
天。这在 *+,的调查师里已属神速。距离
-./0/的最终期限还有两天。最关键的证据还
没到手，刘满德的电脑硬盘仍在分析中。
燕子把报告初稿发给 -./0/。倦意瞬时铺

天盖地。两天半的时间，完成一份一百五十页
的报告，早已超越“废寝忘食”的程度。此刻她

只想回家睡一觉。手机却突然狂叫。燕子从包
里掏出手机。!%%123!!!22！久违的号码。燕
子曾因为它提心吊胆。其实那些短信又有何
可怕？它们只不过在提醒她早回家。作为预谋
绑架的对象，早回家肯定是必要的。发信人在
暗中保护着她。除了高翔，又能是谁？
燕子把手机举到耳畔，那边却并非高翔

的声音：“你好，请问您是谢春燕么？”已经很
久没人如此称呼过燕子了。“是的。你
是谁？”“我是高翔的同事。我现在用
的这部手机，就是高翔的。”果然是他
的。“高翔的？那些短信都是他发的？”
“是的。”“他为什么不用另一只手机
发？”“为了保护你。这只手机别人都
不知道。”“保护我？他在哪儿？他为
什么不直接打给我？”对方忽略燕子
的问题：“听着，我这里有些东西，是
高翔让我转交给你的。今天下午，你
有时间么？”“有。”“下午一点，在你公
司楼下。我在车里等你。”“好的。”

对方把电话挂断了。他开的什么
车？居然忘了问。燕子拨打高翔的号码。
已经停机了。燕子有种不祥的预感。她

再拨打那 &22的号码。居然也关机了。燕子穿
上外套，提起皮包。4567拉住她的胳膊，小声在
她耳边说：“你去哪儿啊，今儿 -./0/年终总结
谈话，下午可能就要轮到你了……”
切诺基就停在路边。燕子朝它快跑几步。

高翔来了？他为何叫别人打电话？难道是要和
她开个玩笑？车里却并非高翔。是个三十多岁
的胖子，留着寸头。燕子认识他。“高翔在哪
儿？”“他没来。”“他在哪儿？”燕子又问一遍。
那人却沉默了。燕子心中一沉，再问一遍：“他
在哪儿？”“你真的想见他？”燕子使劲点头。
胖子沉思了片刻，向着燕子一挥手：“上

来吧！”切诺基以每小时百公里的时速，穿过
分外拥挤的都市。如脱缰野马，向北飞驰而
去。远山逐渐清晰。切诺基驶离了高速，转入
一条狭窄的公路。笔直伸向田野深处。公路变
成土路，蜿蜒着穿过山脚下的村庄。燕子愈发
紧张起来，十指紧扣，默默注视着路的前方。
切诺基钻过一座铁路桥，顺着山势绕过一道
弯，一座鲜花绿树簇拥的大门，豁然就在燕子
眼前———“龙山公墓”。忽然之间，天昏地暗，
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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